
今 宵 一 谜

李鸿章长叹一口气，起身离
去。几天后，他告假回家，重新修缮
被炮火轰毁的合肥老宅，然后同着
大哥瀚章及四个弟弟，把母亲及家
小，从磨店乡接到合肥居住。

假满之后，李鸿章赶回军营。
这时候，他愈发感到自己在福济身
边前途渺茫，于是奏请续丁父忧，
上以安徽全境未靖为由不准。

大年刚过，和春偕吴全美与太
平军战于庐江，张国梁率所部进逼
安庆，福济率抚标各营、江忠义各
营及团营围困桐城。双方势均力
敌，成拉锯状态。

四月，朝廷命福济火速拨军增
援和春，希望先克庐江，再克桐城。

福济知道庐江的太平军势单，
只要增援大军一到，立能克复，这
个稳捏在手心里的功劳，他不能让
给别人。他把李鸿章传来，让他统
率两千团勇仍围桐城，自己则准备
亲自统率江忠义所部及抚标营，连
夜赶往庐江去干大功劳。

李鸿章道：“宫保大人如此安
排，下官自无话说。但下官大胆认
为，桐城现有长毛不下五千众，用
两千人围五千众，犹如以卵击石，
若长毛出城战我，我如何能敌？望

大人务必三思。”
福济瞪起眼睛道：“少荃老弟，

你不会是胆小之人吧？长毛有重兵
不假，但他们是乌合之众。你虽只
有两千人马，但你别忘了，你统带
的，可是我大清国的官军啊！”

李鸿章答道：“大人明鉴，下官
大胆以为，官军也好，长毛也好，俱
是血肉之躯。大人如此安排，下官
不敢从命！”

福济冷笑一声道：“大敌当前，
你身为我大清国的四品官员，竟然
说出这等话！”

李鸿章冷静地答道：“大人明
鉴，下官非是怕死之徒。古人云：大
丈夫生于世何惧于死？若下官怕
死，岂敢孤军去收复舒城？”

福济被李鸿章揭了短处，登
时气得浑身乱抖，他大声道：
“李少荃，你不要拿这件事堵
我。本部院知道收复舒城你是头
功，但上命如此，你让本部院奈
何？舒城这件事，你我先不去论
他。你给本部院一句痛快话，上
头着本部院去援助和春，本部院
特委你率两千团勇围桐城，你应
命还是不应？”

李鸿章知道，福济在玩弄卸磨

杀驴的伎俩。应，是死；不应，是抗
命，也是死；只好无可奈何地低头
答道：“宪命如此，下官不敢不应，
但下官又不能不恳请宫保大人，允
许下官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福济冷冷答道：“这是自然，
本部院做事，历来讲求公心待
人，对你李少荃也是如此！”说完
拂袖离开。

离开桐城不久，李鸿章从袖中
摸出安徽全图，开始研究庐江的地
形。当他收起地图后，下令各营走
小道火速赶往无为。

营官钱范伍小声问道：“李大
人，无为现在为长毛所据，黄姑闸、
襄安也有大量的长毛把守。我们刚
离虎口，如果去无为，不是又入狼
窝吗？”

李鸿章笑道：“各位无须多虑。
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
胜者。福帅此次援助和帅，以为是
稳操胜券，本官却料定长毛另有图
谋。各位是明眼人，福帅、江大人
在时，我上万官兵对桐城都无可
奈何，如今福帅率大队离去，只
剩我们这两千人围困，不是白白送
死吗？
“但我们若就这样离去，福帅

定然要参我等一个违抗军令的罪，
上头肯定要治罪于我等。本官官已
做到四品，死不足惜，但各位尚未
建立大功劳，却也一同治罪，不是
可惜吗？
“我等离开桐城是出于无奈，

但却不能授人以口实。本官料定
福帅到庐江后，长毛肯定调重兵
相抗，说不定正等着福帅赶到好
一网打尽。
“无为乃长毛屯粮之所，我们

赶去不是与长毛交战，实是去放
火。只要无为火起，我们就有了大
功一件。上头不仅不会治罪于我
等，说不定还能重赏。本官绞尽脑
汁，想来想去，除去无为放火，实在
找不出第二条路可走。”

事情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料，
福济尚未赶到庐江，便陷入太平军
的重兵包围之中。福济情知上当，
叫苦不迭，只能硬起头皮拼死抵
抗；而另一部太平军觑准和州空
虚，趁势将和州包围，不一刻便将
城池攻破。

元详易装从后城门逃出，家人
及守城官兵俱被杀死。庐州守城官
兵闻报，急发兵去救，太平军已遁
去，只救下空城一座。

李鸿章连夜赶到无为城下，守
城的太平军猝不及防，稍作抵抗便
败逃。李鸿章率军进城，四处放火，
火光红透了半边天。

福 济 卸 磨 杀 驴

车停在了一个法国餐厅的门
口，周子阳随着徐卉下了车，不免
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这等
豪华的高级餐厅可不是他这月薪
三四千块的人能够随意出入的，徐
卉洒脱地拿出了自己的会员卡，几
名服务生即刻恭敬地迎着他们往
一间包房走去，“徐小姐，您邀请的
客人已经到了。”

徐卉点点头推开包房的门，几
张周子阳似曾相识的面孔迎了上
来，经过徐卉一一介绍之后，周
子阳才略显自卑地意识到，以前
自己在大学里很不起眼的几个学
弟，今日全都成了各公司的老板
或者是政府的公务员，似乎只有
他如今还是一无钱、二无权的寒酸
小白领。

心里郁闷，周子阳又喝多了。
他忽然感觉自己以前过的日子太
压抑了，这份压抑来自于对金钱的
渴望，对成功事业的向往。而自
从决定结婚之后，他似乎就忘记
了什么叫享受，在公司装孙子，
给客户装孙子，在父母面前伸手
要钱摇尾乞怜，买房子找酒店他
也感觉自己是人穷志短，连中午
想吃个盒饭都要算计算计兜里这
个月的零花钱够不够用，娶个媳
妇儿就这么难吗？他似乎从未感受
过什么叫花钱买个舒坦，这到底是
为了什么？

酒不醉人人自醉，周子阳开始
沉迷在这激情四射的气氛当中，不
免走路有些晃悠，在服务生的陪同
之下出门去了卫生间。
“周子阳？”聂美娜的第 N 次

相亲结束之后正准备离开餐厅，却
看到了醉得直打晃的周子阳。不是
看错了吧？聂美娜心中狐疑着从这
间餐厅走出去，她这会儿早已经习
惯性地把跟自己相亲的那位土大
款忘在了脑后，而是掏出电话打给
了李佳楠。

李佳楠正在家里焦急地看着
时钟，等待周子阳回来。
“你家周子阳在家么？”聂美娜

开门见山地问。李佳楠却是一愣，
“没在啊，他今天说是外地来了两
名同学要见他，跟同学聚会去了。”
“那就是他了，我刚刚在一家

法国餐厅看到了周子阳，喝得都乱
晃了，你要不要来看看啊？”
“这个人真是的，我还嘱咐他

少喝酒居然还是喝多了。”李佳楠
说话间有点儿埋怨。
“那你快点儿过来吧，男人都

要面子，这同学多年不见面，一拼
酒他也不好意思不喝，你打车来百
子湾，我在这个门口等你，这餐厅

没会员卡进不来。”
“那么高级的地方？不会是周

子阳请客吧？这得花多少钱啊？”李
佳楠很是迅速地穿上衣服出了门。
“别光想着你那点儿钱了，就

他兜里那点儿钱还敢进这种餐厅，
你还是快点儿来吧。”聂美娜催促
着，点了一杯果汁等着李佳楠，反
正那土大款给的会员卡里有钱，她
是不花白不花。
“对了，你怎么跑这家餐厅吃

饭去了？买彩票中奖了？”李佳楠坐
上出租车还不忘八卦一下。
“我……相亲。”
到了餐厅的门口，李佳楠的脸

色十分的难看，聂美娜问道：“哎，
你这是怎么了？”

李佳楠呆呆地摇摇头，“给我
杯水。”

聂美娜要了一杯果汁递给她，
“周子阳就在那间包房呢，你要不
要过去看看？”

李佳楠感觉口中干渴，拿起果
汁“咕嘟咕嘟”猛灌了几大口。
“我……我又看见那辆红色的

跑车了。”沉默了半晌，李佳楠朝着
窗口那辆熟识的红色跑车望去，那
惹眼的红色，那熟悉的车牌号都让

她听见自己再次心碎的声音。
“什么红色跑车？”聂美娜在一

旁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是徐卉的车。”
“徐卉又是谁？你能不能一次

说清楚啊？”
“周子阳的初恋女朋友。”
“狐狸精啊！”聂美娜张大了

嘴，“佳楠，我，我还不如不告诉你
呢，看我这嘴欠的，你别着急，
兴许我看错了呢？啊？”聂美娜有些
心虚。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周子阳

不信守承诺，这才过了几天好日
子……咱们就在这里等吧……”

聂美娜刚刚想问她为何不进
去，可转念又闭上了嘴巴，进去做
什么？难道要在这餐厅里吵架么？

看着从包房出来的人，李佳
楠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她现在
的脸色更加难看，甚至嘴唇都在
不停地哆嗦。

“哗”的一声！
一杯加了冰的果汁朝周子阳

的脑袋瞬间泼了过去，周子阳醉酒
后的一个激灵让他有了短暂的精
神，他抬头一看，却是聂美娜拎着
一桶冰块和果汁气呼呼看着他。

不一会儿，一个圆头活脑的小
伙子走了进来，活脱脱的一个好兵
帅克，“主任叫我啥子事？”

三个警官面面相觑，有点诧
异。
“这是魏校长的新司机，叫阿

帅。”苟主任介绍说。
“我们找的是曾铠！”傅队的表

情近于愤怒。
“哦，”苟主任好像刚明白，解

释道，“曾铠请假回老家了。”他说
得轻描淡写。
“请假了？”傅队意识到猎物闻

风而逃了。他追问了一句，“他老家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苟主任答道。这位

仁兄明明耍了刑警们，但丝毫不露
声色。
“他的身份证资料呢？”傅队厉

声问道。苟主任不语，表情莫测高
深。
“曾铠涉嫌一桩重大谋杀案，”

傅队警告他说，“如果谁有意隐瞒
他的资料和去向，我们会采取相应
措施的。”

主任这才埋下头，在写字台抽
屉里找出一沓人事资料，从里面抽

出一张曾铠的身份证复印件，递给
傅队。

身 份 证 上 显 示 曾 铠 的 住
址——— 贵州省镇远县风箱坪。
“咱们走！”傅队收起复印件，

率领两个手下离去。
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傅队立

即与贵州警方取得联系。却发现曾
铠在身份证上用的是假地址。再不
然就是曾铠用的是一个假名字。身
份证的线索就此断了。

奇怪的是，在 K 大人事资料
里，也找不到曾铠的履历。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像泡
沫一样从警方眼皮下面消失了。
“曾铠失踪了。”傅队沮丧地向

L 分局领导汇报。郑队的座位紧挨
着傅队，表情也有几分沉重。
“你们怎么搞的？”分局长夏刚

皱着眉头训斥道。他有五十开外，
体型微胖，一双慧眼瞪得很圆。曾
铠是谋杀案的重要线索，想不到就
这样轻而易举地断掉了。

博世楼大厦巍然屹立，像一把
直指蓝天的白色利剑。

秋后算账的时刻不期而至。
2001 年 1 月 4 日下午 4 点整，

在博世楼第二十八层的 2814 大会
议室，召开了 K 大校长办公会扩
大会议。会议由接替庞明聪的陆副
校长主持。出席会议的为主要院系
的领导和个别学术带头人代表。应
到二十七人，实到二十四个人。缺
席的三人中有两位出差，另一位是
校党委副书记，托故未来。校长办
公室的苟主任做会议秘书。

这是一次清洗异己的特别会
议。讨伐对象为 K 大工商管理学
院的余贽教授。魏功德校长亲自出
席了会议，并且坐镇指挥。

大会议室里垂着浅湖色窗帘，
在严肃凝重的气氛中，透着一股杀
气。正面的一堵白色幕布上，显示
出红色“K 大第×次校长办公会扩
大会议”字样。

魏功德端坐在椭圆形橡木长
桌的首位，其余二十三位与会者围
坐在长桌周围，有点众星捧月的
架势。经济学院的汤小娥和葛幼
军相邻而坐。长桌的中央摆着几盆
冬青。

陆副校长开场白：“去年 11 月
份，我校工商管理学院的余贽老
师抛出一份诽谤魏功德校长的材

料，并复制了多份，在校内外广为
散发，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今天召
开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处理的
问题。”

法学院书记严岷发言说：“余
贽散发的揭发材料，引起校学术委
员会的充分重视。学校请了国内十
二位权威的经济学家作了专门鉴
定，认定魏功德校长的学术专著系
原创，不存在剽窃问题。校学术委
员会于去年 11 月 26 日举行会议，
二十九位委员中以二十六票压倒
多数否定了余贽的指控。”

工商管理学院唐院长发言：
“余贽指责魏功德教授署名的论文
有剽窃之嫌。这是毫无根据的。
余贽的目的显然是想搞臭魏校
长。我们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
做法。应该给他一定的处分，请办
公会决定。”

唐院长之后，另外几个人接着
发言，一致谴责余贽教授的做
法。

经济学院副院长汤小娥教授
表态道：“余贽教授对魏功德校
长的指控，是有些过激。但他是
一位很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宏观
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就是脾气
不好，行事乖张。我个人觉得，
最好校领导再做做他的工作，不
要轻易做处分决定。”

周 子 阳 忽 然 感 觉 日 子 太 压 抑

曾 铠 像 泡 沫 一 样 消 失 了

“赤足走在田埂上”（股市用语） 王麟 昨日谜面 哺婴手册 谜底 育人为本

《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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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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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
︱
我
们
是
谈
不
起
恋
爱
的

80

后

《非婚勿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琉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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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婚勿扰》关注的
是谈不起恋爱的 80 后，讲述
了一对步入社会的 80 后恋
人，面对着失业、失恋、啃老
一系列压力，不得不在爱情
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
故事。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
︱
推
理
小
说
领
军
人
物
继︽
杏
烧
红
︾后

直
击
中
国
学
术
腐
败


